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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卡塔尔、埃及、美

国发布联合声明，宣布以色列与

哈马斯就加沙地带停火和被扣押

人员交换达成协议。协议将分三

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于1月19日，

即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的前

一日正式生效，将持续六周。自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

列与哈马斯已举行多轮谈判，除

曾在2023年11月达成短暂停火并

实现部分被扣押人员获释外，其

余谈判均以失败告终。

加沙停火协议的达成对缓

解加沙人道主义灾难、缓和中东

紧张局势具有重要意义。然而，

由于以色列与哈马斯对彼此严重

不信任，协议主要着眼于停火、

交换人质、以色列撤军等迫切问

题，回避了哈马斯的未来地位与

加沙重建具体安排等实质性问

题。此外，协议的国际权威性也

有欠缺——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

争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242号

决议和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

通过的第338号决议都未得到执

行，很难说由卡塔尔、埃及、美

国三方斡旋的停火协议能否得到

完全执行。更为重要的是，本轮

巴以冲突还导致中东政治发生悲

剧性畸变，严重破坏了冲突前中

东地缘政治的脆弱平衡。

特殊的“第六次中东战争”

本轮巴以冲突在持续时间、

人员伤亡、引发国际危机程度、

冲击国际体系与秩序等方面造成的

影响，并不逊于甚至已超出历史上

的五次中东战争，因此它恐怕已可

被定性为“第六次中东战争”。

从行为主体方面看，国家行

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广泛参与此

次“中东战争”。历史上的五次

中东战争主要以国家为主要行为

体，但在本次冲突中，哈马斯、

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伊拉

克和叙利亚什叶派民兵组织成为

对抗以色列的主体。从伤亡规模

和持续时间来看，本轮巴以冲突

也已达到战争水平。截至1月15

日，本轮巴以冲突已造成超4.6

万加沙巴勒斯坦人死亡，超11万

人受伤。这一伤亡情况已超过历

史上各次中东战争，本轮冲突的

持续时间也超过了除1948年第一

次中东战争外的任何一次中东战

争。此外，本轮巴以冲突造成的

影响超过了自2000年来任何一次

巴以冲突，甚至也不亚于历次中

东战争。本轮巴以冲突不仅发生

在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某种程

度上还演变成伊朗领导的“抵抗

轴心”与美国、以色列之间的阵

营化对抗。它不仅酿成加沙的人

道主义悲剧，还间接导致了叙利

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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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伊朗陷入严重危机，也是促使

“抵抗轴心”近于坍塌的重要因

素，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更是遭

到严重破坏。

三个层面局势长期演化的结果

从国际格局层面看，殖民主

义的历史遗害、冷战时期的美苏

争霸都是导致巴以问题复杂化、

长期化的重要根源。冷战后，

美国从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到寻求

全球反恐战争的转变，尤其是特

朗普在第一任期片面推动试图解

决巴以问题但全面偏袒以色列、

损害未来巴勒斯坦国的独立和主

权完整的“新中东和平计划”

（也称“世纪协议”），与促使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

的《亚伯拉罕协议》，都严重破

坏了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基

础。这是导致“第六次中东战

争”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地区格局层面看，自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以来，阿

拉伯民族主义不断衰落，1979年

埃及与以色列的单独媾和促使阿

以冲突逐步向巴以冲突转变，阿

拉伯国家对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

热情不断下降。1979年伊斯兰革

命后的伊朗开始在反美、反以、

输出革命的框架下构筑“抵抗轴

心”，使伊朗对巴以问题的影响

力上升。进入本世纪以来，反恐

战争、伊朗核问题、“阿拉伯之

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肆

虐等重大事态进一步导致巴勒斯

坦问题被边缘化。

从巴以关系层面看，巴以

矛盾和巴勒斯坦内部矛盾也发生

了深刻变化。以色列右翼势力在

1995年以方主导奥斯陆和平进程

的总理拉宾遇刺后长期主导以色

列政坛，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奉

行强硬政策。1987年，哈马斯在

巴勒斯坦第一次大起义中成立，

其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的矛

盾日趋尖锐。以色列与哈马斯

“激进对激进”的做法使巴以冲

突在2000年以后呈现出周期性爆

发的态势。2007年，哈马斯与巴

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分治加沙和

约旦河西岸后，哈马斯与巴民族

权力机构、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使

巴以冲突成为“三国演义”。其

基本逻辑是以色列在犹太人定居

点、耶路撒冷等问题上采取激进

政策，哈马斯随后通过向以色列

发射火箭弹等方式报复，这又引

发以色列采取空袭加沙等军事行

动，同时还伴随着哈马斯与巴民

族权力机构之间的内部纷争，及

以色列不断向巴民族权力机构施

压。其最终结果便是哈马斯面对

巴勒斯坦问题在地区和国际层面

的不断边缘化，于2023年10月7日

发动突袭以色列的“阿克萨洪水

行动”。

导致中东地区格局畸变

在此次“中东战争”中，伊

朗领导的“抵抗轴心”遭遇严重

挫折。长期以来，“抵抗轴心”

既是伊朗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施

加影响的重要方式，也是其进行

反美、反以斗争的重要抓手。在

此次“中东战争”中，哈马斯、

真主党遭到重创，叙利亚阿萨德

政权倒台，伊朗内外交困，“抵

抗轴心”的力量被极大削弱，这

也成为继两伊战争后伊朗外交遭

遇的又一严重挫折。“抵抗轴

心”遭到削弱反过来也会影响巴

以问题，继多数阿拉伯国家对巴

以问题的影响力下降后，伊朗对

巴以问题的影响力也将被削弱。

“第六次中东战争”是导致

叙利亚“变天”的重要外部因素，

并引发中东格局持续变动。从某

种程度上说，正是此次“中东战

争”和乌克兰危机这两只“蝴蝶

翅膀”的震动，形成了淹没阿萨

德政权的政治暗流——俄罗斯、

伊朗、真主党等因“分身乏术”

无力继续支持阿萨德政权，这也

凸显了中东政治的联动性。伊朗

的地区影响力下降，土耳其、沙

特、以色列的影响力上升，叙利

亚、黎巴嫩等国家发生政治变动，

都将进一步影响中东格局的重组。

此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

和伊朗的对抗，还使东地中海地

区和海湾地区两个中东次区域的

安全形势复杂联动。近年来，东

地中海地区是中东地区冲突的漩

涡，而海湾地区则是中东地区寻

求和解与发展的主发动机。以色

列和伊朗的对抗，最终发展为双

方在2024年4月和10月互相攻击对

方本土，威胁海湾地区安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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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双方的矛盾对抗仍在持续，

在以色列重创“抵抗轴心”后，

双方会否再次爆发冲突乃至走向

战争也成为当前中东政治的最大

悬念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中

东战争”中，域外大国的影响力

下降——美国对中东的建设性作

用尤其下降，俄罗斯在中东的影

响力严重下降。国际秩序和道义

不断遭遇挑战，地区国家战略自

主增强乃至各行其是，以色列还

频繁对外使用武力，地区极端势

力也有死灰复燃的迹象，这都极

大恶化了地区安全环境。

凸显美国的中东战略困境

过去一年多来，美国的中

东政策在本质上体现了其维系中

东霸权的诉求与权力、资源有限

之间的矛盾困境。一方面，美国

在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向以

色列持续提供系统性支持，进而

使本轮巴以冲突不断升级外溢，

并使联合国难以在停火止战、政

治解决冲突方面有效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多次增兵

中东威慑反以力量，避免冲突升

级为地区性战争，进而危及美国

以大国战略竞争为核心的全球战

略。在这场冲突中，美国采取军

事行动的硬实力和斡旋冲突、发

挥国际体系领导作用的软实力均

陷入困境。因此，本轮巴以冲突

也是使美国中东霸权及其“世界

领导权”不断流失的漏斗。

展望特朗普的第二任期，

美国仍将继续在中东维持战略收

缩的总体态势，但也将在中东面

临更加深刻的矛盾困境，其核心

是中东局势剧烈变动与美国在中

东减少战略投入同时试图维系中

东事务主导权之间的巨大张力。

在巴以问题上，特朗普无疑将继

续偏袒以色列，并可能根据中东

形势的新变化继续推进“世纪协

议”，但其也面临严峻挑战。一

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严重偏袒

以色列的巴以政策，使巴方对美

国严重不信任；二是本轮巴以冲

突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使“世纪

协议”很难获得沙特等阿拉伯国

家的支持；三是2023年沙特与伊

朗的和解极大削弱了沙特寻求与

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沙特等阿拉

伯国家与美国结盟对抗伊朗的动

力，进而削弱沙特支持“世纪协

议”的动力。

总之，尽管加沙停火协议为

结束“第六次中东战

争”创造了条件，并

有助于地区冲突逐步

降级，但巴以冲突新

老问题的解决还远未

提上历史议程。而

“第六次中东战争”

导致的中东格局畸

变、地区失序、地区

安全环境恶化，都

使公正、可持续的

中东和平进程方案

成为遥不可及的奢

侈品。

（作者为上海外

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教授）
2025年2月1日，根据停火协议，第四批被扣押人员交换工作进行，以色列释放的183名巴勒斯坦人员返回加沙南部的汗尤

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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